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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新坑发现的更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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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敢想的85后领队

在这个现代化的三星堆考古大棚里，

对角相望的 1 号、2 号坑，没有方舱罩着，

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片回填后的土遗址，

上面盖着一方大毯子，标着 K1，毯子旁边

插着“土遗址收缩开裂观测区”的标识牌。

2004 年，1 号、2 号坑上搭建了玻璃

展示台，铺设木栈道，对外开放。来参观

的人，经过这里时，都会下意识地去想象

当年那场盛大的祭祀。

2019 年 3 月，《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

程实施方案》公布，其中提到要对三星堆

的遗址开展新一轮的有针对性的考古工

作，也就是，宣布要在1号坑和2号坑祭祀

区域开展考古勘探和后续发掘。

1986 年发掘的两个坑是抢救性发

掘，对于坑周边所在区域的整体状况并不

清楚，包括它的地层堆积状况，两个坑周

边遗存的分布情况和相互关系等等。

还有一个原因，1 号、2 号坑发掘之

后，关于这两个坑的年代关系、是否祭祀

坑，始终争论不休，35 年来始终没有形成

统一定论。两个坑之间是否还可以再做

发掘，能不能获取一些关键信息，有助于

解决这些争议。

2019年10月22日，对两个老坑所在

区域的考古勘探，正式开始。

会不会发现新坑？“我坚信是有的。”

冉宏林说。

成都平原的土壤，黏土比较多，洛阳铲

的勘探不太利于判断地表以下的堆积状

况，以及遗迹遗物的分布状况。所以，他们

选择开两米宽的小探沟进行勘探。

此时，1 号、2 号坑已属于博物馆展示

区域，在坑周边大概延出去四五米的样

子，基本上覆盖着鹅卵石，大概 300 平方

米左右。

假如存在第三坑，它应该在什么位

置？探沟怎么布置？冉宏林是一个敢想

会想的“导演”。他画了详细的图纸，推演

了 5 种可能性，在 5 个可能存在 3 号坑的

位置上，布设了探沟，开始勘探。

探沟3，正好就画在博物馆已经覆盖的

鹅卵石下边。冉宏林坚持这个位置不能取消。

2019 年 11 月 26 日，在探沟 3 的东

端，出现了一个成直角转弯的坑的迹象。

最心急的青铜尊

考古从来不是挖宝，而是认土，认石

头。在三星堆遗址这几十年的勘探中，一

旦出现这种比较规整的呈长方形或正方

形、圆形的坑，他们就会特别注意，很有可

能具有某种仪式行为。

他们继续解剖这个直角转角。

12月2日下午2点13分，冉宏林的微

信震动了一下，“2020 三星堆发掘”微信

群跳出一条消息。

是一张竖拍的照片——土里出现了

一点点青。

“出现青铜。”

“坑内。”

同事连发两条。六个字，巨大的信息

量，以及难以言说的心绪。

“先不要着急清理出来，把整个坑的

面清理一下。”

“搞清楚先。”

“不要声张。”

冉宏林连回三条。

回看那一刻的聊天记录，透着考古工

作者的冷静、谨慎，以及迅速反应。

在上周日的央视直播中，你可能看到

一个画面：考古队员现场提取了一件大口

尊，有 70 厘米高，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

件青铜尊。这样的圆口方体铜尊，也是首

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同类器物。

它其实早就迫不及待了。让冉宏林

离开会议现场的那点露头青色，就是这件

铜尊的口沿。

那天下午的群里，大家有些兴奋，却

依然保持着表面的平静。

“下一步就是回填、打围，升级安保体

系，待明年搭大棚，大家伙儿们慢慢发

掘。”冉宏林迅速部署。

很快，“二陈”来了——1986 年三星

堆发掘的领队陈德安和陈显丹。陈德安蹲

下身，因为眼睛不好，他摸了摸青色口沿，

说了七个字，斩钉截铁：是大口尊，没问题。

经过“二陈”先后确认，基本认定这是

一个新的“祭祀坑”，编号K3。

那天傍晚 6 点收工，但大伙儿多了一

件事，聚餐庆祝。冉宏林没有喝酒，晚上

要回家写发掘日记，“我得把这件事的所

有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2020 年 3 月以后，4 到 8 号祭祀坑陆

续被发现。

有“强迫症”的三星堆人

这是冉宏林在三星堆的第九个年头，

今年，他就该博士毕业了。

冉宏林毕业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专

业方向是夏商周考古。2013 年硕士毕业

后，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第

一时间被分配到三星堆考古遗址工作

站。2017 年，他回北大读在职博士，平时

就在三星堆遗址继续考古发掘工作。

他一直坚信有新坑的存在。前几年，

他做了一件事，把1号、2号坑所有的出土

器物“摊开”，进行了一番“大数据”比对。

这位文科生用理科生的思维，发现了一个

现象，这两个坑出土的器物存在互补。

比如，1 号坑发现了金面具，2 号坑就

发现了适合佩戴金面具的铜头像。它们

来自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事件，只是分别

被埋到了两个坑里。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线索，他又做了一

组统计，发现 1 号、2 号坑出土的很多铜

器，存在一种有规律的组合。

很多同类器物两个坑都有，但是单看

一个坑出土的某一类器数量，都不是 3 的

倍数。但是，两个坑相加，就是 3 的倍数，

3 件、9 件、12 件。比如，神树的底座分为

3面，拉环和果实都是3个一组，其中一号

神树分为三层，每层3枝，神鸟有9只。

你是不是也觉得，三星堆人有点强迫

症的？

但是，在1号、2号坑里发现的一些器

物也有丧偶式的，始终找不到缺失的部

分。比如三星堆之前出土了很多和眼睛

有关的器物，标志性的“眼形器”有菱形、

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三种样式。菱形

是完整的图案，钝角三角形器由两件上下

拼合成菱形，直角三角形器须由四件才能

拼合成菱形。但他统计发现，钝角三角形

眼形器和直角三角形眼形器的数量，都不

是2的倍数或者4的倍数。

这意味着，在一号二号坑之外，可能

还存在更多的眼形器，等着我们发现，这

块大型拼图才能拼完整。

这 6 个新坑的发现，可以说，把一些

“坑”填上了。 下转3版

3号坑发掘现场 视觉中国供图

85后的考古领队
层层挺进6个新坑

三星堆人的强迫症
让坑与坑
有了神秘的互动

雷 雨 和 冉 宏 林

突然中途离席了。
雷雨，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三星堆工作站站
长。冉宏林，三星堆

遗址考古发掘执行
领队，85后。

2019 年 12 月 2

日的那个下午，在三

星堆博物馆的会议

上，两个考古核心人
物突然离席，发生了

什么？

下午 4 点，两人

到达三星堆祭祀区，

直奔后来被命名为 3
号坑的所在区域。

2019年至今，三
星堆祭祀区新发现

了 6 个坑：3、4、5、6、

7、8 号，就在 1986 年
轰动全世界的1号、2

号坑边上。这几天，
刷屏的“三星堆”新

闻里，除了 5 号坑出

的金面具，几件首次
发现的青铜重器，都

出现在3号坑。
从那天起，“我

基本上可以说自己
离不开三星堆了。”

一年里有 300 多天，

冉宏林都在遗址上
呆着，晚上就睡在 5

公里外的新工作站。

□ 本 报 记 者 马 黎

通讯员 郭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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